
品德学科的最后：消失还是转型？ 

——文化学视角中《品德与生活》 《品德与社会》学科的基本走向 

宜兴市张泽小学 俞剑锋 

  尽管“德育实效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但也许寻找德育无力的原因是个永无止境的努力。因此，是否可以换个视角
作这样的探讨：在特定的“德”和“育”的关系中，有效的品德培养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对原有品德学科应该作怎样的“扬
弃”？我们顺着道德研究所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即用多学科整合的方法，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归因性反思，在文化学的视角中尝
试着对传统研究平台的超越，努力为新课程的具体实践提供合理、坚实的基础。 

  较之其它学科的教学，品德学科的忧患意识与焦虑情绪在新一轮课改情结中日渐呈现。一方面，在文化价值系统急剧变化的
基本事实面前，品德教育面临的三大难题（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冲突、道德伦理与道德实践的冲
突），使得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困惑之中，出现了“德”的无奈；另一方面，在教育领域盛行的“主知主
义”、“唯理性主义”，使得品德学科也遵循一种纯学科的逻辑进行教学，教师坚持某种道德价值并努力使学生接受，片面强调
“应然”的一面，导致了“育”的无力。尽管“德育实效性”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进入新课程改革以来，对这一问题的
热切关注更是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但也许寻找德育无力的原因是个永无止境的努力，“仅仅通过一门学科来探讨这一领域既是
有限的，也是危险的”（埃利亚斯）。因此，是否可以换个视角作这样的探讨：在特定的“德”和“育”的关系中，有效的品德
培养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对原有品德学科应该作怎样的“扬弃”？我们顺着道德研究所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即用多学科整合的
方法，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归因性反思，在文化学的视角中尝试着对传统研究平台的超越，努力为新课程的具体实践提供合理、坚
实的基础。 

  A、解读课标——新生的，就是美丽的 

  在小学品德学科确立为《思想品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品德学科的考虑，一直试图按照一定的顺序编排，供学生学
习。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学生应当接受什么，而较少考虑学生愿不愿和能不能接受的问题。因而，道德认知作为一种对外部规则的
构建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当然，我们也把“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等视作品德内涵的应有之义。但随着各种价值冲击面前的
无力感和现实操作中无用感的暴露，品德学科受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致使“思想品德”学科一直处于形式存在状态。在课改伊
始，有人甚至不无伤感地哀叹：品德学科消失了。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要不要设置品德学科？”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学科”界定为“课程”的一个亚层次涵义，那么这
一问题的答案就和这句话一样简单明了，何况这门学科至少握有一张学生品德养成的抵押证。但我们完全有必要追溯一下课程的
由来：“课程（curriculum）”作为“跑马道（racecourse）”一词的演变，它意指学生必须沿着“课程”这条学习的跑道，才
能达到预定的教育目标。那么，品德学科这条“跑道”的土壤是什么？新课程称之为《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因而，
“生活”、“社会”这两个词就奠定了品德学科的现代定义。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把避免灌输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把建立一种“无灌输的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without 
indoctrination）作为首要任务，那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存有对现实生活根基以及道德基础的遗忘，即对社会生活的疏离。道
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真正的道德教育更多地只能借助于各种复杂的渗透方式完成，而在没有根基的土壤上进行灌输、
渗透，无异于拔苗助长。我们一直强调品德教育的过程是再生产道德主体，亦即个体品德社会化和社会品德个体化的统一过程，
然而，脱离了周围的生活，不了解社会的发展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化。“道德存在于儿童的生活中”、“儿童的生活是课程的
基础”，《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揭示了与生活沟通、了解社会是品德学科的一个标志性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课程正在使
以德目为线索，按照一定的道德认知顺序编排的品德学科销声匿迹。 

  翻开《课程标准》，几乎每一个内容都包含了与社会生活相关联的内容。如：“能利用简单的图形画出学校及周边区域的平
面图和路线图”，这是儿童与社会环境的内容；“观察本地交通秩序现状，知道有关的交通常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安
全”，这是儿童与社会活动；“懂得与邻里要和睦相处”，这是儿童与社会关系，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品德学科丰
富开放的教学内容，也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教学图景。特别是一些形成性的教学内容设计，极易引起学生心灵上的共鸣与升华。以
三年级《品德与社会》第一课为例，以自画像的形式用形象和色彩的描绘和简单的文字说明进行自我个性的评价，这种初步的自
我对象化认识，与学生的水平所能、发展所需极其吻合。我们看到，在新的课标下，学生在课程内容的参与中，言虽浅而寓意
深，后来的言谈举止也自然流露出了这些教学活动的痕迹，形虽微而旨趣远。 

  “有效的教育必须采用儿童乐于和适于接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课程标准》）现在
的学生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只是单纯强化环境的产物，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自己道德的建构者。因此，我们教师把品德学科作为一
门开放性的学科，强调价值引导和自主建构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一种学科，它本身自然地或者不顾及学习者的发展阶
段，就具有固定的教育价值”（杜威）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新兴活动型综合课程视野里，传统意义的品德学科将真正缺
席。 



  B、感受课本——静态的，更是动态的 

  以德目为线索的教材安排，由于对道德认知的过分纠缠（诸多的辨一辨、选一选），使我们消泯在对概念的过度阐释里。而
且，许多由教师支配的标准，往往使学生做着看似自由却实质上被强制的选择。课程的这种工具性造成了品德学科的文化育点，
在文化意义上成了“虚概念”——它虽传承着文化，自身却不是文化。这种“文化筐”和“传声筒”的角色，使品德学科步入了
进退维谷兼左右为难的境地。道德文化需要传承，而固有的传承方式正在逐渐消亡，这就敲响了品德学科的黄钟大吕。于是，我
们便急切地追问：不能“既往”，如何“开来”？我们把视角投向了新课程的新教材。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特别关注学生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生活，这也是两门学科共同追求的一个基本理念。《品德
与生活》的三条轴线（儿童与自我、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然）和《品德与社会》的“同心圆扩大”框架（从学生自我→走近世
界），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合成学生在社会大舞台上的各种角色。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教材的这种角色合成正是品德学科由
“独立”向“整合”的一种转移呢？ 

  确实，教材按照角色特征的要求设置教学内容，并不是为了满足角色塑造之教学形式的需要，教材的教学内容安排既具有逻
辑关联和相对集中，这种关联在《品德与生活》的四个价值纬度和《品德与社会》的六大主题框架中就显而易见。同时，每一主
题下教学内容的安排均围绕着角色的特点组织。如在“我与学校”这一主题中，无论是了解学校的发展变化，还是感受同学之间
的友爱之情，或者男女同学之间的友爱交往，都是从塑造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角色作出的选择。又如在“我在成长”这一主
题中，从以自画像的形式引导学生对生命主体进行自我评价，过渡到“寻找身边同学的长处”，并且从生命的意义引入抵制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这种由角色塑造串联起一系列的有内在联系的主题，使得教学内容的设置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了结构性。一种重
构的品德学科正在生成。 

  利用整合、重构、动态生成的思路，对于我们理解“品德学科正在消失还是转型？”这样的问题无疑是有帮助的。我们注意
到，教材在每一主题下都由若干“课”组成，而且每一“课”都不是用一课时就能够完成得了的。课标在“内容标准说明”中也
指出，各项内容及排列顺序与教材、课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体现了教材内容的生成性，需要我们从“教教材”向“用教
材”转移：以教材为基础积累课程资源，并以教材为载体加强各学科联系，做到基于教材而又再生教材。这种教材内容的生成，
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主题下的每一课，以教师为主的引导性教学为开始阶段，学生的全方位投入性准备活动为第二阶段，学生的展
示交流为第三阶段。当然，这种结构性的内容设计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内容与目标相匹配的需要和体现，即形式决非目的。重
申这一点的意图在于强调：认识品德学科的课程目标是最根本的，否则，形式的追求就会成为一种新的教条。 

  仔细翻阅新教材，所有教学内容几乎没有纯思维性的知识，它更多强调的是学生的体验和感悟。它所有的内容来自于对社会
现实和人的发展责任的担当，回归对生活的导向和规范力量，品德学科原先赖以建构的一套静态德目系列已经完全分化解体。由
于新课程的教材内容不断地倾斜于生活化、社会化，课程目标明确趋于“三维整合”，这一学科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静态的工具
性品德学科，而是动态地朝着文化的主体存在转型。 

  C、走进课堂——感受着，并享受着 

  抛开必要性的前提，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思考对品德学科的“扬弃”，实质上就是确定“知行融合”的有效途径，落实在具体
课堂上就是寻求道德传递与个体体验相统一的切入点。 

  新课程本身需要超越传统，而就传统的惯性力量而言，又需要我们打破枷锁。因此，这个切入点既要能够打破传统的桎梏，
宣告原有学科的“消失”，又能体现和落实新课程理念，呼唤新型品德学科的“诞生”。也就是说，这个切入点既能在课堂上作
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以引发和调节社会道德的个体化，又能作为学生个体品德社会化的内在保证。于是，循着《课程标准》
的基本走向，我们走进课堂。当我们把目光圈定在“高情感”这把开启“德性生长”大门的钥匙上时，我们发现在洋溢着生命气
息的课堂上，我们感受到了那久已失去的色调。 

  我们目睹了这样的课堂，那是一个普通老师上的课：一年级《品德与生活》中的《拉拉手，交朋友》。她让每个学生把自己
的照片带进课堂，对着照片讲故事、展特长作自我介绍。课堂上，学生或高高举手，或沉思回想，或跃跃欲试，或屏息凝神。一
个学生讲述着照片上自己踢足球的故事，那虎头虎脑的样子，很快让同学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康康熊”；一个学生把自己
的淘气事一古脑儿搬了出来，在愉快的笑声中，一个“乐乐猴”的形象印人同学们的脑海；听着小伙伴把自己的藏书放进了班级
的图书角，许多学生心中的“爱爱鸽”在飞翔；看到身边同学的才艺展示，学生们羡慕的眼神在告诉我们：要和这个“创创鼠”
交朋友。有道是：沉思凝眸间最让人心动，那一瞬，课堂成了生命相通、心灵相约的场所。情感所激发的人性的闪光不是随便什
么时候就可以拥有的，而在课堂安详而活跃的氛围中，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心灵都淋漓尽致地张扬。是什么让品德课如此美丽？在
这堂课上，我们享受到了明净而纯粹的、那种被人们唤为“情感”的东西。 

  走进这样的课堂，我们高喊“尤利卡”。或许，我们无法把这样的课当成品德课，因为我们根本见不到教条和灌输的踪影；
我们甚至不愿意把这样的课称为品德课，因为我们分明看到了自由和自主的张显。但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互相讲述和倾听中，朋
友的形象已经融入了学生的心灵。 

  我们当然有必要通过实地调查、参观访问等教学活动，让学生走出学校到社会中去学习、实践，以便能获得亲身体验。《课
程标准》也在实施建议中明确提示：“教学要面向学生的生活实际，应创设条件尽可能向社会延伸。”但这些只限于课堂之外，



它无法取代课堂讨论、情景模拟、教学游戏所带来的情感交流和同学间互相争论、激励所形成的活跃气氛。行为的内核是情感性
的，《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中无一不是把情感放在首位，教材内容即便是阅读部分，如《冬爷爷在哪里》、《苦糖》……也都
是篇篇美文段段情。当我们把学生带入极为丰富的高情感之中时，学生的课堂感受将更愉悦，内心体验将更深刻，道德评价将更
准确，反应选择将更敏捷，品德学科也将走进“带着情绪去体验情境的第三个时代。”（斯托曼） 

  其实，情绪心理学中情感转化规律的研究早就揭示：恐惧、害怕容易转化为攻击、仇恨，而安全、信任容易转化为同情和
爱。但情感的相互影响更多的是靠感染而不是说教。品德课堂教学以高情感为中介这一基本走向最终还必然落实到教师的伦理情
感上。“师者父母心”，正如朱小蔓教授所指出的，“教育爱”是教育的真谛所在，它是帮助学生发展积极正确的道德观念的基
础和纽带。事实上，我们也只有通过伦理情感，才能完成许多课堂上仅靠理性所不能完成的事。因为品德的课堂教学，除了要解
决知不知的问题，更要解决信不信的问题，而相信首先必须是愿意相信。情不动，则理不明，就情感的选择机制而言，孩子也只
属于善待他的人。只有情感能够打动学生，引起学生内心触动，引领他们从知到信。因此，新课程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
既需要我们教师作为教育主体有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一种情致，还需要我们具有在各种价值关系的交织中极力克服冲突的情愫，
更需要我们具有在品德学科面临巨大挑战面前，展现教育意志力的情操。我们有理由设想，在这种人与人心灵距离最短时刻，品
德将逐渐“着陆”，行为将趋于自律。 

  高情感在品德课堂教学中的介入，将是新课程改革的一个热门话题，也许它还将是品德学科的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追求情感
领先的教育理念，更追求这样的教育践履。我们希望感受情感，更希望享受情感。因此，品德学科如何在人本的轨道上演绎，答
案其实并不复杂，但关键在于实践。 

  品德学科的最后，是消失还是转型？在文化学视角中探讨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对于这一学科目标、内容
以及学习方式的“扬弃”，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新课程的建设。抛开两种具体的结论，当我们把思路放在一起作整体性考察时，我
们发现，无论是对“课程”身份的追寻，还是对课标、课本、课堂的关注，我们完成了一个对课程观实质的揭示：课程是一种动
态的、生长性的“生态系统”和完整文化，它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永远没有最终的完成。但就品德学科而言，也许我们的讨
论只想强调一点：品德，社会的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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